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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渝东南武陵山脉的褶皱里，藏着
一方镌刻着时光与风云的关隘——西屏
关。它坐落于酉阳县丁市镇厂坝村洞溪
垭，是川盐古道上渝东南唯一保存完好
的关口，更是酉阳“东西南北四大管钥”
之一。这座用巨石垒砌的雄关，像一位
沉默的历史老者，静立在群山环抱间，将
千年的盐运传奇、烽火记忆与武陵山水
的灵秀，统统凝进斑驳的石缝里。

一
从丁市镇向厂坝村方向出发，沿着

蜿蜒的山路向上行走约1.5公里，道旁的
草木渐渐茂密，青石古道在林间若隐若
现。行至垭口，一道厚重的城墙骤然映
入眼帘——这便是西屏关。城墙长约30
米、高4.5米至8米不等，宽3.3米至3米，
通体由青灰色的条石垒砌而成。每一块
石头都被岁月打磨得光滑温润，边缘刻
着细密的凿痕，像是时光留下的指纹。
城墙两端紧紧连接着两侧的山体，将垭
口严丝合缝地封锁，天然形成一道“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屏障。

城门口，高约2米的城门遗迹依稀可
见，门栓由整块巨石打凿而成，与城墙浑
然一体，透着不容侵犯的威严。抬头望

去，“西屏关”三个大字虽历经风雨，笔画
却依旧刚劲，仿佛还能想见当年工匠刻
石时的力道。城门右侧的城墙上，曾刻
有修建题刻，却在岁月中遭人为损毁，字
迹已难以辨认，只留下一片斑驳，让人顿
生扼腕之叹。站在城墙上极目远眺，脚
下的古道蜿蜒向远方，消失在层峦叠嶂
的武陵深处，风穿过城墙的缝隙，带来山
间草木的清香，也仿佛捎来千年前的马
蹄声与脚步声。

二
西屏关的前身是冻青垭关，始建于

清咸丰十一年。彼时，太平军石达开部
攻入四川，酉阳州城危在旦夕，知州王鳞
飞为防御来犯之敌，在丁家湾一带修建
了多座关隘，冻青垭关便是其中之
一。因地处龚滩至酉阳州城的西路要
道，此地“自龚滩至州，惟此地为西路可
守之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同治二
年，酉阳知州张秉堃为彰显其“屏障酉
西”的作用，将其更名为西屏关，与龙潭
威勇关、两河口固北关、小河奠南关齐
名，成为酉阳四方屏障的核心。

除了军事防御，西屏关更是川盐古道
的咽喉要隘。在那个水运受限、陆路为要
的年代，川盐古道是连接鄂、渝、湘、黔的
交通命脉，每年数千万斤川盐经此转运两
湖，支撑着四方百姓的生活所需。西屏关

扼守着盐运必经之路，过往的背盐人、
商队、驿卒都需从此关隘通行，它既

是盐运的“收费站”，也是盐道的
“守护神”。青石板路上，至今

仍留存着背盐人歇气时留下的深深杵印，
每一道印记都是一段艰辛的盐运史，述说
着先辈们肩挑背扛、穿越群山的坚韧。

三
岁月流转，西屏关的功能几经变

迁。它曾是抵御匪患的屏障，也曾是盐
运往来的枢纽，更见证了渝东南山区的
兴衰与变迁。上世纪70年代，丁宜公路
建成通车，古道的交通功能逐渐弱化，西
屏关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只留关墙
静静矗立，守护着一方土地。但它并未
被遗忘。随着川盐古道文化的复兴，如
今西屏关重新走进大众视野，成为探寻
酉阳历史、感受武陵风情的重要地标。

站在西屏关脚下，感受着石墙的温
度，仿佛能穿越时空，看见不同时代的人
在此留下的足迹。咸丰年间，将士们在
此戍守，刀光剑影中守护一方安宁；同治
年间，商队在此往来，盐担压肩间传递着
民生所需；民国时期，赶路人在此歇脚，
炊烟袅袅中藏着生活的烟火。每一块石
头都藏着故事，每一道裂缝都刻着记忆，
西屏关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活着
的史书，记录着渝东南山区的烽火与繁
华、艰辛与希望。

关隘之外，是武陵山脉的秀美风
光。春日里，山间野花竞相开放，山莓、
樱桃等野果缀满枝头，红的、粉的、紫的，
点缀在翠绿的枝叶间，与西屏关的青灰
石墙相映成趣。夏日里，林木郁郁葱葱，
清风穿关而过，带来阵阵清凉，是避暑纳
凉的好去处。秋日里，红叶漫山，层林尽
染，关墙在秋色中更显雄浑。冬日里，若
遇落雪，白雪覆盖石墙，银装素裹间，西

屏关多了几分静谧与苍茫，宛如一幅
水墨山水画。四季流转，西屏关始

终与武陵山水相融，成为自然与
历史交融的独特景致。

四
如今，西屏关正迎来新的生机。当

地编制《川盐古道旅游开发规划》，将其
作为核心景点打造，依托关隘遗址，串联
起周边的桥岩古村落、雄狮泉漂流等资
源，发展驴行体验、乡村休闲等旅游项
目。它不再只是一座孤立的关隘，而是
成为了连接酉阳桃花源景区与龚滩古镇
的重要节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
来探寻历史、感受自然。游客们沿着青
石古道缓步前行，触摸斑驳的石墙，聆听
风的低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感受
西屏关的独特魅力。

对于土生土长的酉阳人而言，西屏
关是故乡的印记，是乡愁的寄托。它藏
着童年的记忆，藏着先辈的故事，藏着对
这片土地的深情。老一辈人常给晚辈讲
西屏关的过往，讲背盐人的艰辛，讲守关
人的英勇，讲关隘旁的草木趣事，这些故
事代代相传，成为故乡文化的一部分。
而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而言，西屏关是
一扇窗，透过它，能看见渝东南武陵山区
的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能感受到盐道
文化的独特魅力。

西屏关，这座矗立在武陵山间的雄
关，是时光的见证者，是历史的承载者，
是文化的传承者。它以石为骨，以风为
语，将千年盐道传奇、烽火岁月与武陵山
水灵秀融为一体，静静述说着渝东南的
过往与未来。站在关墙上，望着连绵的
群山与蜿蜒的古道，心中满是敬畏与感
慨——敬畏岁月的力量，感慨历史的厚
重，感恩这片土地给予我们的珍贵记忆。

若你行走在渝东南的山水间，不妨驻
足西屏关。触摸斑驳的石墙，感受历史的
温度；行走青石古道，聆听盐运的故事；欣
赏武陵风光，沉醉自然的诗意。在西屏
关，你会读懂武陵山脉的风骨，会读懂川
盐古道的精神，更会读懂这片土地上，人
们千百年来从未改变的坚韧与热爱。

西屏雄关，永远矗立在武陵深处，如
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历史的光芒，等
待着每一个懂它的人前来探寻，倾听它
跨越千年的低语。

直到离开剑门关，我才明白：千年古
道是不会消逝的。它只是换了一种方
式，在现代行者的足迹里重新醒来。

一
大巴车像漂浮的船缓缓起步驶出了

重庆中心城区，黄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
敲打着车窗，整整九个小时。

下午三点半，车停在四川剑阁县。雨
仍在下，众人挤在“拦马墙”的黑底金字木
牌下合影。奇妙的是，快门按下、众人咧嘴
开怀时，雨竟忽然收敛了。云层裂开缝隙，
漏下灰白的天光，好像特意为我们这群远
道而来的行者，留出一张体面的入场券。

队伍散开，向着清凉桥走去。同伴们
拉成五颜六色的长线在湿漉的古道上迤
逦前行。往返不过六公里，我便不紧不慢
跟着。脚下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光亮，缝
隙里塞满苍苔，湿漉漉地泛着深浅不一的
绿。风从山谷深处钻出来，拂过古柏的枝
丫，在耳边呼呼作响。偶尔一声鸟鸣，清
脆地落在石阶上，惊起三两片枯叶。

回程时，天色渐暗。在一处僻静弯
道，我们望见一缕炊烟和倚在门边整理
青菜的白发婆婆。

我忍不住叹道：“婆婆，您这儿真像
神仙住的地方。”她平平淡淡道：“那就留
下来住嘛。”

我们相视一笑，与婆婆道别，继续朝
拦马墙返回。此时，天空又开始飘起雨
丝。光线骤暗，前方不远，三个穿着白色
塑料雨衣的人影，在朦胧雨雾中静静走
来，衣袂飘荡。我们怔住了，捂着嘴忍住
笑，不敢出声。莫非是李杜显灵，披了现
代雨衣，回来看他们走过的路？那三人
与我们静静擦肩，未发一语，恍如千年前
的月光，悠悠飘过。

二
第二天要走十五公里，从断碑梁到

小垭子。天色阴沉，路面湿滑，我悄悄走
到了队伍最前头。

正午，在一处避风窝棚，我向一位卖
山木耳的大爷问路。他笑了笑指了指身
后山道：“姑娘，你就跟着这些柏树走，不
会迷路的。”我抬头，只见两侧古柏遮天
蔽日，枝叶相连，像一道凝固的绿色云
浪。千百年来，它们就静静立在这里，守
着这条出川入蜀的咽喉。

我继续往前走。这一段路，只有我
和这成千上万棵沉默的柏树。此时温暖
而耀眼的阳光，穿透古柏浓密的枝叶，洒
下斑驳跳跃的金光。风穿过林梢，发出
古老的涛声。我走在被岁月磨出深深凹
槽的青石板上，脚步声被厚厚的苍苔吸
走。四周安静得只剩下自己的呼吸。

中午，同伴停下吃饭时，才发现我不
在。我报了位置，在路边小店要了一碗
五块钱的凉粉。白里透黄，拌着红油、蒜
水和香菜。卖凉粉的憨厚大哥放下碗，
看着我连说三遍：“妹儿，要是觉得缺佐
料就说哈，不够我给你再加，管饱。从断
碑梁走到古楼铺，肯定饿哈。”语气不像
买卖，倒像家里大哥关照出门的妹妹。

吃完，我问可否坐着等同伴。大哥
说：“没事，你随便坐。不过你有时间，可
以顺那土路上去，到观景台登高望远。”

我走了七八分钟，视野豁然开朗。
站在高处往下看——山风吹过，眼底是
一片翻滚的金黄麦浪，亮得晃眼。那条
走了几个时辰的翠云廊，像一条深绿飘
带，缠绕在这金色海洋边缘。微风过处，
柏枝柔柔摆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
两天所有的慌张与赶路，都被这片无边
的金黄轻轻熨平了。

我从观景台下来，与同伴会合。下
午四点，我们终于走到了终点小垭子。
站在垭口，风很大。回头望去，断碑梁已
隐没在群山之后，只有空气中隐隐的柏
香，提醒着我们已经穿越了翠云廊。

三
第三天，全程九公里，从抄手铺到汉

阳铺。雨又回来了，路多下坡，湿滑得厉
害。

半道上，我们遇见一队从兰州来的
徒友。山道狭窄，错身时点头致意。几
句攀谈，竟一见如故。我们站在两千年
的时光缝隙里聊天，谈起重庆的黑山谷，
谈起飞天的故乡。转瞬又要分手，雨还
在下，我们在湿滑青石板上互加微信。

临别前，我们忽然聊起了脚下这条
路。我们不聊房价、工作与琐碎，只谈李
白“地崩山摧壮士死”的狂傲，只谈杜甫

“畏途巉岩不可攀”的悲悯，只谈张飞在
翠云廊种下万千柏树时的那抹英雄豪
气。那一刻，在这雨道上，我们不是两队
路人，而是穿越两千年时光，来赴同一场
约的故人。

临近中午，走完九公里，抵达汉阳
铺。我们在镇上找到一家面馆饱餐一
顿，大肉面肥而不腻，汤汁浓郁，暖意从
胃里涌到头顶。结账时，爽快的老板娘
送我们每人一瓶矿泉水：“吃完面嘴干，
多喝水。”她脸上一直笑着。

准备上车时，一位要去宁夏的同伴
着急了，担心从这里不好打车去高铁
站。一筹莫展时，面馆老板指了指门外
那辆旧轿车：“我开车送你去车站，随便
给点油费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店里蒸腾的面汤热气，仿佛把整个
汉阳铺都烘暖了。没有算计，没有犹豫，
就像凉粉大哥连说三遍“不够再加”，就
像婆婆那句“留下来”。这古道上的每一
户人家，似乎都共用着一个朴素的信条：
待人要诚，帮人要实。

返程时我闭上眼，脑海里是青
石是雨雾还有柏香。来年，我还想
踏上那条湿润的千年古道，再听听
山风，再会会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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